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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秀英

今年是济南解放六十周年。
忆当年，似昨天，六十年光阴，弹
指一挥间。

1948 年，我们华东财经办事
处会计队驻青州城南云门山下的
运峡河村，学习经济会计专业，分
设成本科、银行科、交通科。它的
前身是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学
员除一部分系由华中建设大学财
经系转来，多数是在胶东、鲁南及
苏北地区招收的具有中学水平的
青年学生和教师，这所学校的主
要任务是为全国解放培养财政经
济干部。

打起背包奔赴济南

1948 年 9 月初，我们正
在紧张地学习，大队部突然
宣布停止授课，要进行结业
考试。教学计划的这一突然改
变，让我们大家意识到，革命
形势可能有新的发展变化。果
然，考试接近尾声的一天，哨
音响彻整个大队驻地，全体师
生、干部及工作人员紧急集
合，大队长陈先（后任国家计
委副主任）宣布：我军准备解
放济南，我们的学习要结束，
将进驻济南做接收工作，大家
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好准
备。陈先说，因济南的战略地
位重要，解放济南意义重大，
这不仅是华东、华北解放的
第一个大城市，而且是蒋家
王朝的第一道屏障，解放了
济南，再南下解放徐州，攻打
淮海一带，可直捣蒋介石的
老巢。所以，我们参加接收济
南意义重大，大家要做好思
想准备，明天马上开始行动。

第二天，我们就打起背包，开
始行军，奔赴济南。当各路队伍会
集到张店地区后，在这里进行了
组织上的分配、思想上的准备和
工作业务上的培训。我们被统一
编入“华东军管会”，军管会下再
按接管行业分设十八个部（也叫
大队），例如公安部、铁道部、工业
部、粮食部、卫生部、文教部等等，
并依此进行编队行军，我和 5 位
同学被分配到文教大队，文教大
队下又设若干分队。记得我们 6
人在向李澄之、刘建飞两位首长
（后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刘曾任

省教育厅长）报到后，又被编入文
教大队机关队。在张店待命期间，
各大队组织学习了有关指示和政
策，学习了城市常识和接收工作
有关文件手册及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等，阅读了华东局青州建设
研究会编印的《济南概况》、《城工
手册》、《城防工事》等书刊，对济
南的各方面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以便顺利地做好接收工作。

在张店地区驻防学习期间，
正值中秋节，大队还组织了文艺
联欢晚会。晚会上大家临场发挥，
自编自演，说说唱唱，有唱歌的，
有说“武老二”（快板）的，好不热
闹。我记得有个同志戏说了一段

韩复榘的训话笑料，什么“今天来
的人很茂盛”、“前排不动，后排向
前五步走”、“关公大战秦琼”等，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晚会最后在
高呼“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的口号中结束。

喊着“活捉王耀武”的

口号行进

短时间的休整学习后，济南
前线的战斗打得快速顺利，捷报
频传，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我们都
急于奔赴济南。终于有一天下午，

接上级指示，各路大队分别向济
南进发，紧急行军，日夜兼程，前
方越接近胜利，我们的行军步伐
越要加快，分东西两线奔赴济南。
我们文教大队是走东线的，东线
是全程行军进城，而西线还乘坐
了一段煤罐火车。越靠近济南越
清楚地听到激烈的枪炮声，炮声
隆隆，枪声嗒嗒，照明弹像流星一
样嗖嗖地划破黑夜的天空，闪闪
发光。行军路上，接管大军和支前
的群众队伍汇成巨大的人流，浩
浩荡荡，络绎不绝，有推小车的，
有挑担子的，有抬担架的，来往不
断，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由
此可见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拥

护、爱戴和支持，对解放战争的无
私支援和伟大贡献。

我们的行军队伍中，既有穿
黄军装的，也有穿灰军装的，还有
穿便衣的，分别是八路军、新四军
和后方人员及学生。由于日夜兼
程，大家很是疲劳，有身体不好
的，有腿痛脚痛的，但谁也不愿掉
队，于是，男帮女、强帮弱、大帮
小，相互搀扶，没有一个掉队的，
我因脚脖子痛，走路困难，除赵华
大姐一路陪伴我外，有一位男同
志把我的背包一路背到济南，我
找背包时才知道这位同志叫王炳

勤（后曾任济南市副市长）。
急行军途中虽然疲劳，但大

家情绪高涨，喊着“打到济南府，
活捉王耀武”的口号行进。这期间
还促成了一段好姻缘——— 我们机
关队的庄子正同志多才多艺，一
路上又说又唱，鼓舞了大家的精
神，与郇晓峰同志就是在行军途
中产生了爱情的火花，进城后不
久结成终身革命伴侣。

雨后清晨进入济南城

据说原来解放济南准备打半
个月左右，结果由于我军英勇奋
战，进展很快，只用了 8 天就给拿

下来了。我们急行军于 1948
年 9 月 23 日到达济南东郊
大辛庄宿营，那天夜里一直
下着小雨。第二天清晨，即 9
月 24 日，开始向济南城里进
发。我们从东关进城以后，速
度不得不放慢。因为到处呈现
着战斗后的破败痕迹，断墙残
壁，残破的屋里冒着黑烟，不
时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和爆
炸声，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横七
竖八地躺在马路上、街巷里及
院落的各个地方，也有国民党
的伤兵在街上走动，汽车歪
七扭八地停在马路的两旁。
所以，我们需要小心地绕着
走，不然就会被死尸绊倒或
踩着残弹被炸伤。

我们第一站到院东大街
山东省济南第一师范学校院
内稍事休息，中午就到了经
四纬七路一院内（据说是一
处私立中学），驻防了两天，
第三天迁到经二纬三路（后
济南市教育局所在地）。上级
给我们颁发了红底黑字“华
东军管会”的臂章，每个人都

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军事接管工
作和宣传工作中去。我们文教大
队当时主要负责接收大、中、小学
校及电影院、戏院、书店等文化教
育部门和团体。

此后不久，徐州解放，上级立
即又从我们当中抽调部分干部南
下继续做接收工作，所以，南方一
些大城市如南京、上海等都有我
们的同学。留济的同学，如今仍健
在的还有 20 多位，都已从各种岗
位上离休，也都已是 80 岁左右的
老人了。今天再次回忆起这段历
史，仍觉感慨万千。

文/周逢泉

1948 年济南解放时我 11 岁，在济南
县学街小学三年级读书。那时我每天在皇
亭对面的姑姑家吃饭，住在东西历山街 1
号我后来的岳父孟家，距大明湖月下亭国
民党守军临时指挥部王耀武出逃处不足
500 米。

中秋节那天，我们小学停课，国民党军
队进驻。到了夜晚，炮声隆隆，火光冲天，震
耳欲聋，连续几天我们都不敢出门，院落房
顶被炸成瓦砾，尸横满街，大明湖的北水门
流淌着污浊的红水。回忆那一幕，至今心有
余悸。

东西历山街路南原是一片垃圾荒场，
那时成了国民党的炮兵阵地，是解放军打
击的重点目标。防空洞一直挖到岳父家的
院子里，军队食用油和面粉摆满了院子。我
岳父家老少 24 口人，大伙把被褥、服装、包
裹堆到床上，顶着屋梁，人则躲在床底下，
防空袭、防炮弹，把床底当成了防空洞。没
饭吃，就用院子里油缸里的油和面烙饼吃。
我因贪吃大红枣拉肚子，趁着夜晚从床底
下爬出来，只好在院子里解决大小便问题。

东西历山街 2 号住着赵家，与岳父家
是世交朋友。他家有位 35 岁的老姑娘，为
人正派。八月十六，国民党军队中一痞子去
赵家找茬儿，偷看老姑娘，遭赵家拒之门
外。兵痞恼羞成怒，搬了把椅子，坐在堂屋
里间的屋门口，怒气冲冲地大声吼叫：“老
子我非要看你这老姑娘，你们能把老子怎
样了？”话音刚落，一组流星炮弹炸飞了五
间北屋房顶，那兵痞上半身全炸飞了，两条
腿还坐在椅子上。躲在床底下的赵姑娘倒
是毫发未损，惊魂未定地说：“活该！报应！”

1948 年 9 月 24 日 23 时济南战役胜利
结束，我怕父亲挂念，急忙往城外鹊山老家
奔去。出了城北门，走在北园菜地里，不时踩
着尸体，有时还要趟过血泊，我抄小路走近
道，跌跌撞撞，一路狂奔。至南泺口黄河渡
口，浮桥早已拆了，小木船无影无踪，我只好
随着人群沿黄河大坝向东走，黄河铁路桥上
火车枕木中间有一条钢板板条路，宽约 40
厘米，横跨黄河，平时是没人敢走的，这时我
也顾不得安危，与陌生人手拉着手，侧身排
成一队，从桥南头一直走到桥北头，心里直
扑通，浑身出冷汗，不知世上有“害怕”二字。

10 天后，我们学校复课，换了位军人
校长叫王炳琴，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还在学
校里成立了秧歌队、腰鼓队、话剧团。我当
时是校文体委员，在话剧团还演出了《光荣
花》，剧中我扮演的是送子参军立功戴光荣
花的军属大爷。

时至今日，济南解放已 60 周年了。回
忆往事，饮水思源，正是当初无数革命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今日济南的和平
幸福。

今年 9 月 24 日，是济南解放 60 周年纪念日。
60 年前，以泉水闻名天下的古城济南被隆隆的枪炮声震醒。十几万解放大军，八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使这座古城迎来了了解放的曙光。济

南战役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在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60 年后，那场曾经震惊全国的战役，给世人留下怎样的动人记忆？让我们倾听老人们的故事，由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记忆忆中寻找历史的轨迹。

60 年前，我参加接收济南工作 童年记忆中的
济南战役

纪念济南解放 60周年 专题

1948 年 10 月本文作者和赵华大姐在济南经四纬四路一照相馆照
相留念，身上穿的就是当时参加接收工作时的黑色军服，胳膊上戴的
是军管会发的“华东军管会”臂章。


